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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粽香
是摇醒端午的铃铛
顺着历史的河床
一个悲壮的故事
在汨罗江上流淌
屈原
战国诗人
中华诗祖
谱写浪漫诗篇
怀石自沉
饮恨汨罗江
以身殉国
悲情人世间
殒命烽火硝烟
壮烈之举
豪气直冲云天
呈现千秋风范
为了纪念屈原
人们回报粽子的香甜
演绎端午节的传说
美好的故事
江水相伴世代相传
爱国精神
留存后人的心中
无限延伸
一代代 一辈辈
在历史的回眸中
愈加清晰可见

粽香与屈原
■■王会亮王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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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

转眼间，又是一年端午至，又到
粽叶飘香时。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
一挂着艾草、裹着粽香而来的传统节
日，老辈人常常唤作“五月大五”，这
叫法比之“端阳节”“天中节”“重五
节”等略显雅趣的名称，多了些柴米
油盐的味道；比之“龙舟节”“粽子节”

“诗人节”这些现代生活中太具象化
的名称，又多了些可以深思的空间。

“仲夏端五。端者，初也。”端五即
农历五月初五。据儒家书《礼记·月
令》记载，五月为阳气最盛之时，因此

“端五”也被称为“端阳”。在我们河东
地区，老话有“端午到，天气热，五毒
醒，不安宁”之说，意思是说端午节来
临，不仅天气越来越闷热，在民间，还
会有鬼怪作祟、五毒（蜈蚣、蛇、蝎子、
蟾蜍、壁虎）出没害人，因此按照民间
习俗，五月初五之日，家家户户都要
插艾叶以驱鬼，喝雄黄酒以祛虫。而
未到饮酒年龄的幼童，则给他们的额
头、耳鼻、手足心等处涂抹上雄黄酒，
用指甲草染红指甲，以防病避疫“避
五毒”。

除 此 之 外 ，端 午 节 最 主 要 的 习
俗，要数吃粽子、赛龙舟了。相传这些
民俗活动是为了纪念 2200 多年前伟
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

屈原本为楚国重臣，早年受楚怀
王信任，官至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
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
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

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
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
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
远。怀王二十四年，屈原被逐出郢都，
流落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
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洋溢
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
热情。怀王三十年，楚怀王不听屈原
劝阻，执意入秦被扣留，后来客死秦
国。楚顷襄王即位后昏庸无道，听信
令尹子兰的谗言，再次驱逐屈原。屈
原流落在今湖南沅水湘水一带。顷襄
王二十一年（前 278 年），秦国大将白
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
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
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
一种习俗。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阳
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
伟大的爱国诗人。正如唐代文秀《端
午节》诗所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
古传闻为屈原。”

儿时，粽子是我们过端午节的主
打项目，一进五月，家里就开始浸泡
软米、糯米了。记忆中，母亲一般都会
准备一大盆米提前浸泡，可能是泡透
的米吃起来会更黏些、更好吃些吧。

五月初四，一家人围坐在准备好
的放着糯米和粽叶的大盆边，一边拉
着家常，一边包着粽子。一般是左手
拿着卷成圆锥形的粽叶，右手向粽叶
里慢慢放米，再嵌一粒大枣。等把米

装满压紧抺平后，再把粽叶反转过来
盖好，用棉线捆紧系好，一个粽子就
包好了。我清楚记得，母亲这时一边
包着粽子，一边给我们讲述着屈原大
夫的故事，到最后她惋惜地长叹一口
气，拿起一个包好的粽子比划着说：

“这粽子隆起的棱角，象征着屈原刚
正不阿的性格；这雪白的糯米，代表
着他出淤泥不染的品质，这颗红枣，
正是屈原的一颗爱国赤子之心。”

回 想 起 童 年 时 代 ，每 逢 端 午 时
节，仿佛空气里散发着粽叶和艾草的
清香，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了一丝丝的
凉爽和节日的快意。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 ，吃 着 那 香 甜 的 红 黄 白 相 间 的 软
米、糯米、大枣馅的粽子，品味粽叶的
清香时，真是粽不醉人人自醉！

端午节头一天放学之后，我还要
约 上 小 伙 伴 四 下 里 找 桑 叶 。找 到 之
后，摘掉几片大叶子赶快跑回家，再
拔上几棵早就种好的指甲草（学名凤
仙花），用剪刀剪碎，再撒上白矾，用
小锤子砸烂备用。吃过晚饭，开始让
母亲给我们包指甲。母亲先是拿一片
桑叶放在手指上，再捏一点儿捣碎了
的指甲草放置在指甲上，最后小心翼
翼地包好，最后再用棉线缠绕系好。
这样一个一个地包，直到把十个指甲
全包好。那时，更有男孩子也效仿女
孩子连脚指甲也给包上。据说是用指
甲草包指甲不得灰指甲。包好手后的
我们无论平时多调皮，晚上都会乖乖

地上床睡觉，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好，
生怕把桑叶弄烂指甲草挪位，影响染
红效果……

沧海桑田，岁月悠悠。端午节和
屈原大夫的故事不知听了多少回。一
缕缕粽香，寄托着我们浓浓的思念，
缠裹着我们深深的祝福，让人回味无
穷。

悲壮的传说、留香的艾草、甜美
的粽子……端午节的每一个元素都
无不让人感到文化的厚重积淀与不
断传承。时至今日，纪念屈原的端午
节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法定节日之
一，并于 2006 年 5 月 20 日被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又是一年端午到，当我们在吃着
香喷喷、甜糯糯的粽子时，越来越清
晰地感悟到，屈原耿直无私、正大光
明、坚贞爱国、矢志不移的品格以及
疾恶如仇、苏世独立、以身殉道的气
节已成为一个节日发展与传承的精
神内核，于今日仍然闪耀着光芒，这
也许正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现实
中，每一个约定俗成的节日，都有我
们共同的期许。这共同的期许，就是
每一个节日的灵魂。这灵魂常常饱含
着丰富的民族情感，蕴含着独特的历
史 文 化 内 涵 。与 屈 原 所 处 的 时 代 相
比 ，现 代 社 会 已 发 生 了 根 本 性 的 变
化 。今 天 我 们 在 端 午 节 纪 念 先 贤 屈
原，也有不同的切入点及不同的解读
和认知。崇敬战国时期的这位伟大爱
国诗人、思想家的高尚人品人格，是
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更加坚定文
化自信，勇于担当文化使命，永远继
承和弘扬屈原精神，创造出更加灿烂
的文化和历史。

——这当是粽叶飘香中的浓情
端午之灵魂！

浓 情 端 午 的 灵 魂浓 情 端 午 的 灵 魂
■■杨稳定杨稳定

吃晚饭时，爸说，我腰疼得不
行，你替我看场去吧。

我不吭声，自顾耷着眉眼吃饭。
爸看了我一眼，梆，筷子敲在

碗 沿 ， 又 蹙 着 眉 说 ， 半 大 小 子 了 ，
该 替 换 替 换 我 了 ， 看 人 家 大 斌 子 ，
长得横有竖有的，接上他老子的力
了，不上学，一天能挣好几个工。

我还是没说话，可我听出了我
爸话里的黯然，无奈，恨铁不成钢
的 样 子 。 后 来 ， 只 要 一 想 起 我 爸 ，
我总是会想到多年前他对我无奈的
样 子 。 穿 越 时 光 的 尘 埃 ， 扑 面 而
来，让我莫名的心疼。

大斌子，那时也是十七八岁的年
龄，长得却壮实，是如我爸说的，横有
竖有，一副大人的模样。吃了晚饭，
我去喊了大斌子，捏了手电筒，去麦
场。

麦场在村子的西边，麦场矮的土
墙外就是麦地，一片连着一片，朦胧
的夜色里，也空旷，也饱满。风从树
上掠过，簌簌响。小虫子在土里，唧
唧叫。一世界的安静。经了一天的
日晒，麦秸垛和麦地散发着一种好闻
的气味，热烈，干燥，青草和新麦的香
很浓了，让人感到莫名的欢腾。

马灯下，大斌子掏摸出一把旱烟
和几张窄的纸条，说吃烟。我卷来卷
去，卷不成。大斌子瞥我一眼，骂我
笨，就把一根粗大的烟卷塞到了我手
里。现在想起，我的抽烟是从那晚开
始的，第一根烟是大斌子给我的。月
亮 出 来 了 ，我 看 见 大 斌 子 嘴 里 叼 着

烟，微微蹙着眉，学着大人的样子，猛
地吸一下，忽地吐出一团白的烟雾，
很享受的样子。我只一口，就咔咔地
咳嗽了半天。

大 斌 子 就 笑 ， 笑 得 肆 意 ， 畅
快，手一挥，叫我走，说地里摘个
天鹅蛋吃。天鹅蛋，就是甜瓜。那
时，我们这里常在麦地里套种。

麦 地 里 ，没 运 到 麦 场 上 的 麦 捆
子，月下，个个站得小学生般老实，呆
板 。 突 然 ，我 们 听 见 了 剪 麦 穗 的 声
音，嚓嚓，嚓嚓，迅疾，慌乱。

我一下就慌了，脖子木头般僵
硬得不能动，双手却紧紧地揪住大
斌子的胳膊。

大斌子不叫我发出声响，倏地
摁 亮 手 电 。 一 束 光 在 晦 明 的 月 色
下，虚弱，含糊，却照亮了那人。

竟是老王头。
月亮银白水样明，老王头讪讪

地 ， 手 遮 着 眼 睛 ， 说 ， 没 动 麦 捆
子，就捡点麦穗。

大 斌 子 仰 头 看 看 天 ， 哈 哈 大
笑，是捡麦穗的好时候，不热。

我想劝大斌子放过老王头，别
让 队 长 来 了 看 见 。 大 斌 子 不 理 我 ，
踢着老王头脚边的布袋子，眼神挺
好啊，捡得不少嘛。

我知道，大斌子恨老王头。忘
了 告 诉 你 ， 老 王 头 是 我 们 的 老 师 ，
他 不 止 一 次 地 批 评 过 大 斌 子 ， 当
然，还揍过大斌子。那时，哪个男
生 没 挨 过 老 师 的 打 呢 ？ 多 年 以 后 ，
想起年少时的顽劣、倔强，倒觉得

老王头下手太轻。大斌子还没停学
时 ， 就 扬 言 要 收 拾 老 王 头 ， 当 然
是，也收拾过。给老王头扣在宿舍
窗台上的碗下放只青蛙；给老王头
的烟筒里塞半截砖……

大 斌 子 抓 过 布 袋 子 ， 冷 冷 地 ，
人可以走，赃物得留下。

月下，老王头佝偻着腰，搓着
手，嚅嚅着，不知说了句什么，低
下头走得风快，简直是，小跑了。

大 斌 子 指 着 老 王 头 哈 哈 大 笑 ，
慢点啊王老师，别绊倒摔了您的老
腰。

月 亮 隐 在 了 云 后 ， 有 风 吹 来 ，
潮润，燠热，烘烘的。大斌子叫我
去场院，说，若有人来，就说我在
墙外解手。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来。手里
却不见老王头的布袋子。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大斌
子偷了半袋子碾好的新麦，刚出了
场院，让队长撞见了。一问，说是
想用麦子换甜瓜吃。下牛坡的天鹅
蛋 ， 好 吃 ， 甜 ， 面 。 队 长 气 得 跳
脚，骂他家贼难防。叫来他爸，问
咋办？他爸逮了自家一只老母鸡放
到 队 长 家 的 鸡 窝 ， 说 肯 定 是 贪 吃 。
队长哈哈笑说就是个嘎小子。

大斌子跟着他爸回去后，他家
的薄门板就关了。再开了门，大斌
子瘸着腿骂他爸，下手真狠啊，好
像我不是他亲儿子。

天黑时，大斌子来找我，说是
昨晚倒霉，今晚你得给我放哨。

还要偷？
打能白挨？
那说好，天鹅蛋一人一半。
饿死鬼啊你。
那晚，他顺利地偷出半袋子新

麦。朦胧的夜色下，他的两条长腿
舞得飞快，在小巷子穿来穿去。我
追得气喘，也不敢喊。谁知他竟然
把袋子放到了老王头家的柴房子。

我问他，昨晚的也是给老王头？
他说你认为呢？
我说，那前几天的布袋子还老

王头了？
他说，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我说，你不是恨他吗？
他说，你喜欢他？那天我是想

把布袋子交给队长，从他门口过时
就听见他媳妇在屋里骂他犟驴，说
屋里都揭不开锅了还守着学校不挪
窝。老王头一句不吭，我听着就心
软得不行了，你说我这心是豆腐做
的吧？

谁知，我跟大斌子刚把半袋子
麦子放到老王头的柴房子，老王头
呼哧从柴房子出来了。他扯住大斌
子叫把麦子拿走，他说我偷你们不
能偷，小小年纪可不能沾染了这坏
习气，你们得走正道。

大斌子噗地吐了口唾沫，甩开
他 要 走 ， 老 王 头 死 拽 住 就 是 不 让
走 。 大 斌 子 没 法 子 ， 只 好 背 起 袋
子，也不理我，气呼呼地走了。

我 悄 悄 地 叫 他 把 麦 子 藏 起 来 ，
明 天 换 天 鹅 蛋 。 大 斌 子 哼 了 一 声 ，
很不屑，吃吃吃，就知道吃。大斌
子 把 麦 子 倒 到 了 场 院 。 大 斌 子 说 ，
这 个 老 王 头 ， 看 我 以 后 怎 么 整 他
吧。一会儿，他又说，老王头也没
错。嗨！这个老王头，我这心软得
还真有点不舍得收拾他了。

后来，大斌子和老王头成了铁
哥们儿，我们几个跟老王头也成了
铁哥们儿。

麦麦 季季
■■袁省梅袁省梅

在父亲离开后的这 300 多
天里，我始终没有勇气也没有
能力把对父亲的思念用文字敲
出来，每次都是半途而废。我不
愿 意 听 任 何 和 父 亲 有 关 的 事
情，我甚至不愿意看到他曾经
的熟人，我怕他们揭开我不能
自愈的伤口。我告诉自己不能
再逃避了，要把流进心里的泪
用文字敲出来。

父亲在我心里的位置是胜
过母亲的。不是说母亲给我的
爱不够多，作为父母的小女儿，
我在父母面前得到的爱是超越
两个姐姐的，虽然那些年，我很
多次“恨”那些开玩笑说我是家
里“多女”的街坊邻居，虽然，父
母从未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多
余”。特别是我内外兼修的父
亲，让我从小既能从他身上感
受到父爱的宽阔，同时能感受
到母爱的细腻，这应该是我到
现在仍然对父亲无限依恋的真
正原因。

父 亲 30 岁 那 年 ，我 出 生
了，在我之前，家里已经有两个
女儿了。按常理，我的出生对这
个家庭来说并不算喜事，可是，
父亲没有丝毫的嫌弃，母亲说
当时在镇办企业当采购员的父
亲从西安出差回来给我买了一
件婴儿全棉连脚裤。上世纪 70
年代末，能穿上在当地市场上
买不到的婴儿连体服，这样的
爱里浸满了父亲对我的稀罕，
而不是嫌弃。包括母亲也享受
到了之前坐月子从没有过的待
遇。母亲跟我说，那会一块钱能
买到 16 颗鸡蛋，父亲就索性买
来一大筐给母亲吃。在当时，母
亲的待遇足以让全村的女人羡慕了，连我
的姥姥也对一碗汤里可以搅五个鸡蛋的
奢侈看不过眼。父亲对姥姥说，月子里多
吃点好的，把身子养好，娃的奶水多。无论
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母亲，父亲的这种做
法在现在来讲，就是宠妻宠娃的“狂魔”。
而我到现在都记得小时候家里每次能可
劲吃鸡蛋的时候，也就是在农活最重的农
忙时节，母亲总是为受累最多的父亲单独
做一碗鸡蛋羹，可到最后这些鸡蛋羹大部
分都会分到我和弟弟的碗里。父亲总说他
不爱吃鸡蛋，小时候的我不理解父亲为什
么不爱吃这么好吃的鸡蛋，长大了才渐渐
明白父亲真正不爱吃鸡蛋的原因。

父亲在我心里的高大不仅是他对家
庭的责任感超过我见过的任何人，更多的
是他一生所经历的苦和累足以让我铭记
终生。确切地说，父亲没有留给我们多少
财产，但他留给我们一座今生取之不尽的
精神富矿。父亲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生意
人，他在方圆很有名气。乡邻们对父亲最
多的评价就是他正直公道、乐观坚韧、勤
劳能干。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村里的老人给
我讲父亲年少时的很多事情，他们说父亲
自幼命苦，7 岁丧母，11 岁丧父，与我的大
伯姑姑们相依为命。值得父亲一辈子感恩
于心的是在那个困难时期，我的大伯和姑
姑们没有让父亲辍学，聪慧好学的父亲从
只有 300 人的小村庄把书念到了重点高
中。我记得他说过，家里当时没有自行车，
他基本上每次都是从新绛中学步行回家，
到家里自己装上一袋子干馍，又背着回学
校。可能正是贫寒的家境造就了父亲自立
自强的性格，他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家干
农活也是好把式。如果不是那场“浩劫”，
父亲是妥妥的名牌大学生。那个时候，他
的很多同学都去外地搞串联，父亲没有
去，而是背起铺盖回到那个他一心想走出
去却没能走出去的小村庄。

父亲从来没有埋怨过命运和人生，回
村后，跟着集体建水库、下油坊，干的都是
最重最累的活计，生活的重担结结实实压
在了他的肩上。直到 1974 年，公社创办了
镇办企业，能写会算的父亲被招工进厂，
凭着文化学识和稳当务实的品行，在厂里
很快就站稳了脚。他既负责采购原料，同
时也负责市场销售，也就从那个时候起，
父亲站到了他改变命运的舞台上。上世纪
70 年代末，父亲这样的市场拓荒者，冬天
零下 40℃会去东三省，三伏天会去广州、
武汉。父亲那一代人走南闯北，把一个镇
办企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搞得轰轰烈
烈、热火朝天。跑市场，父亲就是凭人实
诚、讲信誉、肯吃苦。在冰天雪地的东北，
父亲与当时哈尔滨最大的国营建材商店
的工作人员结下温暖深厚的友谊；在西安
建材采购基地，他与西北建材的刘伯伯情
同手足，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跟着他给外
地的朋友邮寄稷山板枣。父亲一个农民出
身的销售员，在外打拼靠的就是与人为
善、诚实守信。他十分看重那些年打交道
的朋友，即使后来因为行业的萧败不再合
作了，他也常跟我说，那些人都是他生命
中的贵人。上世纪 80 年代末，父亲所在的
镇办企业被个体作坊取代了，很多以前跟
父亲一起进厂的人都出去单干了。父亲从
内心里舍不得辛苦经营的厂子倒闭，他始
终没有离开，直到后来工厂实在维持不下
去，才最后撤出来。为了生活，他开始把我
家的个体作坊张罗起来，我们家半工半农
的生活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我们家四
个孩子，弟弟最小，所以家里一度是缺少
壮劳力的，家里的重活一直是落在父亲一
个人的肩上。记忆里，父亲一年在外出差
的时间最少两三个月，每次出差前，他会
帮母亲把地里的农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把
家里的猪圈牛圈茅坑的积粪清理干净，再
帮母亲磨上几袋面，所有他认为母亲和我
们干不动的事情总会在他出差之前安排

妥当。每次从外地回来，父亲从
来不舍得歇息，常常是大包小
包一放下就下地干活。那时候，
我 们 都 特 别 盼 望 父 亲 出 差 回
来。父亲的好脾气是我们撒娇
讨欢的港湾，因为无论我们谁
犯了错，父亲从来都是平和地
告诉你这样不对，应该怎样去
做。所以，在那个孩子们挨打是
家常便饭的年代，我们姊妹几
个是幸运的，没有一个人挨过
父亲一次打。可能也正是受父
亲影响，我们各自成家后也极
少 用 打 孩 子 的 方 式 去 教 育 孩
子，总觉得心里始终涌有一汪
爱的清泉，是用之不竭的。盼着
父亲出差回来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
们每个人买回来想要的东西，
无论是吃的用的还是穿的，从
来都不会让谁失望。虽然我们
家只有弟弟一个男娃，但是父
亲从来都是尽最大努力让每个
孩子开心，而不是重男轻女。有
时候我想可能也正是从小心灵
上的丰盈为我积攒了轻易不会
羡慕别人生活的底气。小时候
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一边听父
亲讲这趟出差的新鲜事，一边
看着父亲从包里拿出属于我们
每个人的东西，而我也清楚地
记得，父亲的包里鲜少有他买
给自己的东西。长大后我才慢
慢明白，当年那些能够满足小
孩味蕾和虚荣的礼物里饱含了
父亲对我们多么奢侈的爱和他
对这个家多么无私的付出！

二十多年的奔波，父亲硬
是把我们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
家带到了当时最早富起来的那

一拨队伍里。那些年，他在村里翻盖了两
座大院子，在县城盖起了小院，家里的生
活条件在环境的改变中越来越好，但是无
论我们搬过几次家，无论生活在村里还是
城里，留给我的都是幸福的记忆。在一个
不缺爱的家里长大，我们的性格里始终积
攒着足够的安全感，始终洋溢着父母传承
给我们的温暖、善良、坚韧和勤奋。所以，
我深深地觉得，父亲身上的优秀品格其实
就是我们家的幸福密码，用父亲的话说就
是，穷困时不颓废，丰盈时不骄奢！

人生总是喜悲无常的，没有谁可以是
一直笑的，也没有人是一直哭的。苦了大
半辈子的父亲终于在他 65 岁的时候卸下
了背负的盔甲。一生把钱财看得轻淡的父
亲在决定改变人生方向的时候，先是把家
里的土地承包出去了，又专程到东北还有
西安这些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转
了转，所到之处，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清账
的事情，只是告诉那些合作过的人说，以
后可能就不会再来了。我知道在他心里其
实早已把别人所欠的旧账一笔勾销了。回
来后，他便跟母亲去了外地帮弟弟带孩
子。

原本觉得父亲这下总算可以歇息了，
苦了一辈子，带孙子对他来说就算是享清
福了。然而，命运多舛的父亲却在 2017 年
得了不治之症。拿着医院的诊断证明，很
长时间我不能说服自己，也不能相信一辈
子不吃药不打针的父亲会得不治之症。接
下来的五年时间，父亲在抗癌路上走得异
常艰辛，但是从手术到化疗，无论承受多
大的病痛，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有过丝毫
的表露，他一辈子不麻烦人，总是替别人
着想的要强，在他得病后也丝毫没有改
变。为了让我安心工作，他扛着病身子还
要帮我带孩子，每天我上班的时候父亲进
我家门，我下班的时候他回家照顾母亲，
并且总是在走之前帮我备好食材，却从来
不在我家吃饭。有时候我气他的倔强，他
却说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吃不好。我知道，
无论他什么时候给出的理由，结果都是一
样的，他永远是站在为别人着想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

绳从细处断，天坑苦命人。最担心的
事情还是发生了。

2022 年春节的时候，父亲的种种表
现都给了我们不祥的预感，他的病复发
了。病情至此，在治疗还是放弃的选择上
我们如同参与了一场看不到结局的赌博，
不知道是该往左还是往右。父亲跟我说：

“放弃吧，爸不怕死，这个病的结果就是这
样的。”他的话瞬间让我的眼里心里都溢
满了泪水，剜肉般的疼让我彻骨寒冷。虽
然我们寄希望于再一次手术能延长父亲
的生命，但是这一次我们输了，手术不仅
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反而让父亲在最后
的生命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所以，在父
亲去世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次想到父
亲，每回看到存在手机里的照片，心头的
内疚和自责都会让自己有要窒息的感觉，
内心的痛楚就像有把刀扎在心脏上一样，
是赤裸裸的流血。

父亲走了之后，很长时间我不能自
已，经常会无缘无故独自流泪。我第一次
感觉到了心灵上的孤独。其实在四十多年
的人生中，无论是哪个阶段我都有迷茫的
时候，但是每次只要跟父亲在一起，即便
是不说话，我都能感觉到他给我的力量。
一直以来，父亲用他的坚韧给我们做了最
好的榜样，他宽容大气的人生格局如同烙
印刻在我的骨子里。此时，我才彻悟了什
么叫父爱如山。这座我靠了四十多年的山
从此不再做我的靠山了。他累了！就让为
家付出了一辈子的父亲歇息吧，我们只需
继承他的宽容，就会把幸福与爱的种子播
撒给下一代；我们只需记住他的教导，就
会让这个家永远永远幸福下去，就会让我
们孩子的心里永远永远矗立一座山。

那
座
我
靠
了
四
十
多
年
的
山

那
座
我
靠
了
四
十
多
年
的
山

■■
张
梅
红

张
梅
红


